
Vox audita perit, literascripta manet. 

聽得見的聲音消逝，書寫的文字存留。 

 
 

 

    基督教文學與詩歌 
 

在好幾年前，讀到一本學者寫的書，作者說，基督教沒甚文藝作品。
除非是當笑話說，說這話不是大膽欺人到可驚的程度，就是淺薄無知得可
笑。其實，剛好相反，歷史說明，基督教文藝與基督教同樣久遠；而基督
教所以能傳播得廣遠久長，基督教文學，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 

如果要問：文字，文學，文藝，三者有甚麼差別？看似簡單，卻不是
那麼容易。 

首先，文字一般是與語言分別的說法，能夠表意，而不是圖畫；進一
步說，是指字詞的來源，意義，使用的研究。應用的文字，像說明書，旅
遊指南，契約，醫學，法律，地理，生物，礦物，科技等教科書，通常都
不被當作文學作品；倒也不單因為是寫得差或難懂的原因。教條，也是枯
燥難懂，卻是重要的文學。這樣說來，文學範圍很廣，只是說到文藝，我
們常不包括單純說理的東西，雖然其中也會出現那些品類的作品。 

也許，國際作家協會(PEN-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 
Playwrights, Editors, Essayists and Novelists)包括的項目，可以借
作方便的界定，就是詩歌，戲劇，編輯，雜文和小說，可以約略組成文藝
的內涵。或許，有人會指出，散文呢？因為不是韻文就是散文，所以不能
單獨列舉，可以介於雜文和詩歌之間，更似詩的稱為“散文詩”，離詩較
遠的稱為“雜文”(essay)，不同於正式的論文；論文中沒有“我”字，
雜文則無此限制。 

不過，分別還不在形式方面，有時是目的的不同。例如：英國名牧但
恩(John Donne, 1572-1631)，也是詩人，他的講章，常成為傳誦一時的
散文；美國牧師，小說家萬代克(Henry Van Dyke,1852-1933)所寫“第四
博士”(The Other Wise Man)，朗誦的小說，原來是講章。因此，我們不
能不說：文藝之為用大矣哉！ 

 

論文藝的重要，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曾說：詩比歷史更為重要。因為歷史是說到個別事件；詩雖然也有個人的
名字，卻是說到宇宙性的人物類型。歷史是說到過去已經發生的事；詩則
講到將來可能發生的事。 他所說的詩，照當時的文學分類方式，也包括
戲劇，等於我們現在所說的文藝；而歷史是用散文體寫的。所以說，詩人
是先見。這是說，文藝作品中的人物性型，是人性普遍的代表，只是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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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加上某個名字；就如我們說：“她是個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或“那人
是個張翼德”，就可知道所指的是何等樣人物，也不難預知他們的將來。 
 

       宗教與文藝 
歐洲的宗教改革，隨著來的是聖經譯成方言。在德國，英國，法國，

都有助於現代語文的形成，並廣泛而且久遠的影響文化。在印度，威廉克
理(William Carey)把聖經翻譯成為當地的語文，影響了孟加拉文。 

中國的現代語文，其改變可以追溯到唐宋。我們看那時的文字，顯然
跟以前不同，攙入了大量的口語，或白話。那是受佛教的影響。又晚到了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提倡白話文的運動，基督教的和合譯本聖經，
也剛好作為範本，當然是晚了些。而且和合本聖經中，多少也用了些佛教
語詞：“世界”，“慈悲”，都不是中文原有的語詞，不過沿用成習了。 

佛教在中國的盛行，並不在於他們的僧尼穿著印度式的袈裟，不在於
他們講說因明學及深奧的禪理；而是因其思想藉文藝而融入中國文化，包
括他們聰明的使用寓說教於說書的方式。 

中國文化雖然悠久，但老百姓識字的不多，而知識分子，就是所謂文
人，所寫的文體，一般人看不懂，也聽不懂，所以脫離了人民大眾。 

到佛教傳入中國，有些信徒覺悟到應該用淺顯通俗的白話文，傳播信
仰。如：唐朝的王梵志，和寒山，拾得等詩僧，都用白話作詩，容易傳
誦。這就是禪詩。 

降至宋朝，不僅禪詩流行，一般文人理學家的作品，也夾雜著那種風
格和思想。王安石的詩集中，就有注明仿寒山的作品。 

更有一種“變文”，就是白話散文同韻文交雜，在說書的時候，說一
段，夾上唱詞。因為那時民間娛樂很少，鄉人農閒時的時間很多，無從消
遣，就去聽這種說書的。例如：多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和降魔變文，大
約成於唐朝，是民間對地獄觀念的來源。後來有唐太宗入冥記，至宋朝，
有香山寶卷，晚後更有何文秀寶卷等，雖然為了宣揚教義，但卻成為因緣
果報迷信的起源。 

佛教在印度的傳播效果不大，雖然其文化原因複雜，但在大眾文藝方
面，難以跟印度教相比，不無關係。 

 
       聖經與文藝 
聖經雖然不止是文藝作品，但使徒保羅告訴讀者，不要把歷史只當作

是已過的事：“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
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所以基督教文學，不止是逃避，也不
是無目標的盲目追尋。 

有些清教徒的觀點，以為小說可以引致品德敗壞，而最好也不過是
“敬虔的謊言”，雖然美麗動人，讀來無益，而且廢時失業；所以他們許
多的家庭中，除了聖經之外，只准許有一本天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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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種對文藝的看法，既不真實，也不公道。雖然英國清教徒當
政的時候，關閉倫敦的戲院；戲劇一行的人，對清教徒也缺乏好感，但那
時戲劇的內容，不僅不是妨礙風化，而且其內容正是推行清教徒思想，因
為那是時代的主導思想，他們揭露社會罪惡，正是清除的對象。 

 
       人不能行義的事實 
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 使用了一個語詞叫 Hamartia 稱之為“悲劇

性缺失”(Tragic Flaw)，是希臘戲劇中主角失敗的主因。希臘文新約聖
經，使用這個字，是我們譯為“罪”的一個主要字，表明射箭的時候，偏
失不能射中目標。這說明有一個“正”的標準，也就是韓愈所說的“行而
宜之之謂義”。義，是有理想的人所追尋的；不義，是要克服的。 

具有這個“義”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這可以看出，文學的美，也同時要求真和善。在傳揚福音方面，文學

可以基本上可以作為有效的工具。 
保羅寫出他的經驗： 
 
我也知道，在我裏面，就是在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 
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 
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 
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 
 
這爭持的經驗，也是馬丁路德所經驗的；神使他領悟到自己沒有力量

為善，轉而仰望主，得到“因信稱義”的結論，開始了宗教改革的歷史。
這是神學上的問題，但也成為文學上的動力。 

在以利莎白時代和以後的十七世紀，是清教徒思想發展的時期。那時
的文學，特別是戲劇，大都充滿肅除罪惡的主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彌爾頓(John Milton)，章生(Ben Jonson)，以及馬洛
(Christopher Marlowe)，並同時和以後的作家，莫不注重道德的教導，
使文藝具有“教育和娛樂”的雙重功能 (To teach, To please)。 雖然
閱讀文藝書籍或看戲劇，都不是追求真理的最好途徑，但其對信仰的傳播
功能，是不容忽視的。 

 
       罪惡感與價值觀 
牛津大學教授葛登娜(Dame Helen Gardner)，曾分析文學傑作產生的

條件。她以為古希臘文學和十六七世紀的英國文學的產生，有其特殊文化
環境：古希臘時代的稱為“羞恥文化”(Shame Culture)，最高追尋目標
是榮譽；英國清教徒時代的 稱為“罪疚文化”(Guilt Culture) 最高追
尋目標是聖潔。  那不僅是一兩部作品的理想，而是時代的文化背景。因
此，荷馬史詩伊里哀得 (Iliad) 中的英雄亞其力 (Achilleus)，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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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得塞(Odyssey)中的奧得修 (Odysseus, or Ulysses)，都是奮力爭取榮
譽。而十六，十七世紀英國文學中，則是以除去罪疚為掙扎的目標。這
樣，有理想而不能達到，追尋理想的過程，就有了“爭持”(Tension)，
成為偉大作品的動力。缺乏這種“爭持”的，也能夠成為佳作；只有“爭
持”是構成傑作的條件。當然，童詩僅是教導，不在此限。 

這樣，我們就需要有是與非的界別。我們的世界觀，各有不同。 
有人看世界是大觀園，亭台樓閣，萬紫千紅，真是美不勝收。有人看

大觀園全無足觀，道德腐敗，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 
基督徒必須在主的光中，才會認識世界真相，知道缺乏真價值。否定

世界的價值，才會追尋真正有價值的。顯然這是基督教文學的任務。 
主耶穌說的天國比喻，很值得我們深思：“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

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 
有正確的價值觀，才可以看得出問題，才會有理想。 
 
       我們需要基督教文藝 
基督教傳入中國，最初是景教的流派，約有二百年興盛時光，曾至

“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但缺乏文藝作品，沒有
在文化上留下痕跡，以至後人不知有過景教。以後羅馬天主教及更正教先
後來華，在科技文化上還有過相當貢獻，不過，在文藝方面則無多大表
現；只有幾部翻譯作品，可惜流行不廣。 

實在說來，中國文學不乏輝煌的傑作，尤其在詩的作品，頗為值得自
豪。所差的，是近代文學並未出現佳作；當然，中國基督教文學，屬於近
代文學作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究其原因，可能是宣教士們不加提
倡，或由於忽略，或竟是缺乏認識。 

幾年前，同文藝界的朋友談話，說起中國人還沒人誰得過諾貝爾獎；
印度的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早在 1913 年就成了第
一個得獎的亞洲人。中國人科技比不上人家，連文學都不行，該是可惜也
可恥的事。後來得了文學獎，更加羞恥得抬不起頭來！ 

基督教文學更該勉勵。如果我們相信基督教還有前途，如果我們認真
要傳福音，必須注重文學，有正確信仰的文學，就是“以文載道”。 

怎樣實踐呢？ 
簡單說，“三 D 動員”(Drafting, Duplicating, Distributing)，

我們必須努力落實，信靠聖靈，忠心作好。 
 
現在，我們得歸結到基督教文學中的詩歌。 
在這裡，我只想提出兩項事實： 
詩歌是世界文學，最先為便於記憶，傳播也最為有效；連舊約先知預

言，也是詩歌體。 
西方文學基本上是基督教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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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詩歌的分類，大致有：敘事，抒情，說理；從功能來講，可用
於教導，諷刺，祝賀，感恩等，甚為廣泛。從詩歌的發展來說，首以敘事
為基礎，兼及抒情；而說理方式，比較少用，也不易作得合宜。在這裡所
能夠談的，超越童詩的範圍不會太遠。 

 
童話詩是兒童文學的一門。當然，童話詩必須淺白易懂，使兒童能夠

領悟，還常加插畫；但涵義不一定淺，而且可以成為高深的藝術，使年紀
大的成人也可以讀。就如布萊克(William Blake,1757-1827)寫的詩，看
來淺白，實際卻不是那回事。 

下面是現代人寫的童詩，所說的是美國十九世紀的一個傳奇人物“蘋
果種約翰”(John Chapman, 別名 Johnny Appleseed，1774-1845)。正在
美洲殖民地醞釀獨立的時候，他生於 1774 年九月二十六日，在麻薩諸塞
州。他長大以後，新興的美國，已經在向西擴展；不久，就成為繼英國而
起的宣教國家。約翰則以宣教士的精神，徒步由東趄西，走遍中西部，默
默的推廣果園種植。 

這不是一篇歌頌英雄的史詩。這是首簡單的童話詩，美國一般學童都
誦讀過。其中所敘述的主角，只是一個平凡的人物；但他留下的是美好的
果子，表彰生命的意義，卻勝於甚麼“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英雄。這詩的
簡樸，流露史詩般的美。可見詩歌最適於教導兒童。詩歌是文學的起始，
兒童的搖籃曲是詩歌，所以必須記得詩歌的教導功能。 
 

    蘋果種子約翰 
 
這裡的一片蘋果園 
種在一個世紀之前— 
一百年的春暖開花， 
一百年的飄雪冬寒。 
 
一百年的蘋果秋收 
歸雁飛過長空， 
一百年的蘋果醬 
和蘋果餅熱氣騰騰。 
 
當年那種下蘋果樹的人 
曾站在這塊地旁， 
背著一袋的蘋果種子 
一本聖經拿在他手上。 
 
年輕的哈拿.顧德恩首先發現， 
那瘦削的陌生人孤單蒼涼； 
他的臉消瘦，光著腳板， 
身上穿著殘舊的衣裳。 
 
顧德恩家請他進房 
用餐並一同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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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美國還很荒涼； 
他跋涉千里僕僕風塵。 
 
他說是不能夠長久停住 
但很願意在這裡用飯； 
他必須去把蘋果樹 
種遍在這廣闊的前線。 
 
他說那是一片遼闊的荒原， 
廣漠的大地，而且漫長。 
他說他的蘋果爽脆又甘甜， 
會使這個國家富強。 
 
那家人靜聽他在細述 
綿延的森林茂綠偉大, 
說草原廣遠隨風起伏， 
說河道縱橫縈迴著流沙。 
 
他說到同他們一般的家族， 
都勇敢的向西進行， 
帶著槍枝家小和炊具 
去把那大曠野佔領。 
 
他說要給他們蘋果樹支援， 
我們的主給大地的恩賜； 
他說太陽會將種子溫暖， 
雨會使他們繁殖。 
 
他說每一處美好的果園 
都會照神所定的結出果實， 
滿足拓荒者的意願 
得嘗應許的美地。 
 
顧德恩家祝福送他上道， 
看著他獨自別離。 
他沒有攜槍帶刀； 
他不曾擁有武器。 
 
雖然他步行寂寞孤獨 
經過危險和凶野的大地， 
他說他不加害任何生物； 
每一個都是上帝的孩子。 
 
年輕哈拿聽到他的傳說 
在她所有成年的日子， 
當他帶著爽脆甘甜的蘋果， 
給其他的拓荒者分食。 
 
她聽說他奔波不舍晝夜 
雖然經歷風侵之苦。 
她聽說他不避雨和雪 
寒冷能夠凍得透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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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聽說當經過時他輕微發聲 
溫柔的散播，加上祝福： 
種子飄落在野草當中， 
能夠智慧的發展長成。 
 
她聽說他深愛林野 
也愛其中一切受造之物： 
每一隻飛過長空的鳥， 
熊和野狼，野兔並野鹿。 
 
她聽說印地安人對他信託； 
他有他們同樣的知識： 
哪些水流清潔並不乾涸， 
哪種植物治病哪種好充飢。 
 
行過所有的路徑留下所有美談； 
他的果園擴展而且增長， 
所踏的地方蘋果花開遍， 
腳步飄揚著濃郁的芬芳。 
 
當老哈拿末次見到他 
走進那果園的籬門。 
許多的年日已經逝去， 
在安靜破曉的清晨。 
 
老哈拿熟悉他溫和的笑容， 
那張臉消瘦而且長。 
手中拿著一本聖經； 
述說他曾何去何往。 
 
他把全美國走了個遍， 
隨走隨撒下了佳種。 
他所種的蘋果，爽脆甘甜， 
果樹在各處迅速長成。 
 
在西部的平原上 
現在作成了蘋果汁香醇。 
在愛阿華州製作蘋果醬， 
蘋果餅生產在緬因。 
 
蘋果已在密蘇里遍植， 
也傳到俄亥俄州土地上。 
爽脆甘甜遍滿全地， 
蘋果使我們的國家增長。 
 
老哈拿.顧德恩連聲道謝 
因為她的樹也已長高。 
約翰說他不能接受感謝， 
因一切俱都是由神所造。 
 
“培育一棵樹或是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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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栽種的人能夠忠心； 
他播種並管理直到結果 
大地最美的夢想終能成真。” 
 
他道別以後繼續往前 
從此就不曾再復還， 
但這果園，爽脆甘甜， 
他留下的蘋果年又一年。 
 
老哈拿.顧德恩總是述說 
當每年的蘋果季節來臨； 
果園又有新的收穫， 
天高氣晴爽朗又清新。 
 
她囑咐孩子定要謹記 
感謝神豐盛的恩典， 
為蘋果爽脆而甘甜 
和蘋果種子約翰。 
          瑞芙.林白(Reeve Lindbergh) 航空家林白的女兒，美國詩人。 
 
 
    Johnny Appleseed 
 
These apple trees were planted here 
A century ago— 
A hundred years of springtime bloom, 
A hundred years of snow. 
 
A hundred apple autumns 
With the wild geese flying by, 
A hundred years of applesauce 
And steaming apple pie. 
 
The man who planted apple trees 
Once stood here on this land, 
A sack of seeds upon his back, 
A Bible in his hand. 
 
Young Hannah Goodwin saw him first, 
A stranger lean and lorn; 
His face was thin, his feet were bare, 
His clothing old and worn. 
 
The Goodwin family asked him in  
To dine and talk awhile. 
America was lonely then; 
He’d traveled many a mile. 
 
He said he’d gladly stay to sup 
But could not linger here; 
He had to go plant apple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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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the great frontier.   
 
He said it was a wide, wild land, 
A lonesome land, and long. 
He said his apple, sharp and sweet, 
Would make the country strong. 
 
The family listened while he spoke 
Of forests green and grand, 
Of prairies vast with waving grass, 
Of rivers ribbed in sand.   
 
He spoke of families like their own, 
All moving bravely west 
With guns and tots and cooking pots 
To claim the wilderness. 
 
He said he’d bring them apple trees, 
Our Lord’s gift to the earth; 
He said the sun would warm his seeds, 
The rain would give them birth. 
 
He said that each good orchard grown 
Would bear fruit as God planned, 
And give the yearning pioneers 
A taste of Promised Land. 
 
The Goodwin family wished him well, 
And watched him leave alone. 
He carried neither gun nor knife; 
No weapon did he own. 
 
For though he walked alone and lorn 
Through the dangerous land and wild,  
He said he’d harm no creature born; 
Each one was God’s own child. 
 
Young Hannah heard the tales of him 
All through her growing years, 
As he brought apples, sharp and sweet, 
To others pioneers. 
 
She heard he walked through day and night 
And through the winds that moan. 
She heard he walked in snow and rain 
That chilled him to the bone. 
 
And where he walked she heard he gave 
His blessings, softly thrown: 
The scattered seeds among the weeds, 
The sweet fruit wisely g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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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heard he loved the forest land 
And all its creatures, too: 
Wild deer and hare, wild wolf and bear, 
And every bird that flew. 
 
She heard the Indians trusted him; 
He knew the thing they knew: 
What plants would heal or make a meal, 
Which streams ran clear and true.  
 
He walked all the trails and heard all the tales; 
His orchards spread and grew, 
And where he went the deep, rich scent 
Of apple blossoms blew. 
 
Old Hannah Goodwin saw him last 
When many years had gone. 
He came in by the orchard gate 
A quiet hour past dawn. 
 
Old Hannah knew that gentle smile, 
That face so long and thin. 
There was a Bible in his hand; 
He spoke of where he’d been. 
 
He’d walked all through America 
And all his seeds he’d sown. 
He’d planted apples, sharp and sweet, 
And swiftly they had grown. 
 
There are spicy apple cider now 
Out of the western plain. 
There was applesauce in Iowa 
And apple pie in Maine. 
 
Apple ‘cross the wide Missouri 
And down the Ohio. 
Sharp and sweet across the land, 
They made our country grow. 
 
Old Hannah Goodwin offered thanks 
For her own trees grown so tall. 
He said no thanks were owed to him: 
The Lord had made them all. 
 
“To grow a country or a tree 
Takes just a planter who 
Will seed and tend till in the end 
The earth’s best dreams come true.” 
 
He said farewell and traveled on 
And did not com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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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n this orchard, sharp and sweet, 
His apples still remain. 
 
Old Hannah Goodwin talked of him 
In apple time each year 
When the orchard came to harvest 
And the air was crisp and clear. 
 
She’d ask children to remember 
And to thank the Lord indeed 
For apples sharp and sweet 
And Johnny Appleseed. 
 
             Reeve Lindbergh, American poet, Daughter of Charles Lindbergh  
 
        
   兄妹孤兒                           佚名 
 
我的馬車到達鄉村的旅舍， 
    最後餘暉的夕陽 
斜映著街對面古老的教堂， 
    把屋頂的風旗染上燦爛金黃。 
 
為了打發晚餐前的時間， 
    我默默的踱過到對面， 
在苔封的古老墓叢 
    尋味死者的遺願。 
 
那裏許多寒素的青綠墳墓， 
    是貧困缺乏勞苦的安息之處； 
也有許多諂諛的墓石， 
    表明他們曾擁有財富。 
 
一棵凋落的椈樹褐色的影子， 
    投射在一座墳是憂患的眠息， 
在那裏稀疏的草還未長起， 
    有兩名襤褸的孩子坐著哭泣。 
 
在當中放著一塊麵包， 
    他們二人都無意去取， 
但他們看來是那麼貧苦， 
    使我的心酸楚。 
 
“我的孩子，對我來講 
    為甚你們這樣的憂傷， 
又為甚浪費丟掉那麵包， 
    會使許多人吃了歡暢？” 
 
那小男孩，用可愛的語聲回答， 
    眼淚成串的下滴： 
“夫人哪！我們在挨餓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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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有我們也不會任意拋棄。     
 
“只是妹妹瑪莉變得淘氣， 
    我說好說歹她總不肯吃， 
雖然我知道那麵包實在是她的， 
    因為她全天都不曾吃甚東西。” 
 
蒼白瘦弱的瑪莉說：“肯定的， 
    除非亨利吃，我決不再吃半點， 
因為昨天我吃過一點麵包， 
    他甚麼都沒吃打從前天。” 
 
我的心膨漲，胸口起伏， 
    我感覺好像是無法言語； 
靜默的我坐在那墳墓， 
    把冰冷的小手用我雙手握住。 
 
所表現的憂苦是如此真實， 
    所表現傳達了感恩的心意， 
那抖顫的小男孩更挨近我， 
    說出了一個簡單的故事： 
 
“在父親離開我們以前， 
    他被壞人引誘去作海員， 
妹妹和我不作一事只是貪玩，— 
    我們家就在那大白楊樹旁邊。 
 
“但可憐的母親時常哭泣， 
    眼看改變忒多，我形容不來； 
她跟我們說不久就要死， 
    囑咐我們要好好彼此相愛。 
 
“她說，也許我們會見到爸； 
    那天要等戰爭過去， 
如果我們不能再見他， 
    上帝會作我們的父！ 
 
“她同我們親嘴然後死了， 
    我們就此不再有母親； 
有好多天我們坐著哭號， 
    一同在可憐母親的墳。 
 
“雖然我們的爸不回家， 
    我以為在海上會把他找著， 
在那裏我們定能遇到他， 
    重聚在一起就再快樂。 
 
“我們手牽著手走過許多哩， 
    一個又一個逢人就問路； 
有的人只微笑，有的人嘆息， 
    也有人給我們一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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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到海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是一片無邊大水汪洋， 
想來父親必然已經淹死， 
    哭著，恨不得我們也都死亡。 
 
“因此，我們回到媽的墓上， 
    只希望能跟她在一塊； 
好姨來給我們這些乾糧， 
    說是爸已經死在海外。 
 
“既然在這裏我們沒有父母， 
    我們要去到處尋找上帝； 
夫人，求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那位上帝，我們的爸，祂在哪裏？ 
 
“我們的媽說，上帝在天上， 
    好姨說，那也是媽的所在； 
所以如果媽知道我們需要祂幫忙， 
    我想，她或許要祂到這裏來。” 
 
我拉緊這兩個孩子在我胸前， 
    哭著說：“來吧，你倆，跟我同住； 
我要作你們第二個母親， 
    給你穿，給你吃，給你安息照顧。 
 
“上帝仍然是你們的父親， 
    是祂的恩典差我到這裏， 
教導你們好順從祂的旨意， 
    引導你的腳步，使你的心歡喜。”  
 
 
       The Orphans 
 
My chaise the village inn did gain, 

           Just as the setting sun's last ray 
Tipped with refulgent gold the vane 
   Of the old church across the way. 
 
Across the way I silent sped, 
   The time till supper to beguile, 
In moralizing o'er the dead 
   That mouldered round the ancient pile.  
 
There many a humble green grave showed 
   Where want and pain and toil did rest; 
And many a flattering stone I viewed 
   O'er those who once had wealth possest. 
 
A faded beech its shadow brown 
   Threw o'er a grave where sorrow slept, 
On which, though scarce with grass o'erg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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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ragged children sat and wept. 
 
A piece of bread between them lay, 
   Which neither seemed inclined to take, 
And yet they looked so much a prey 
   To want, it made my heart to ache. 
 
"My little children, let me know 
    Why you in such distress appear, 
And why you wasteful from you throw 
    That bread which many a one might cheer?" 
 
The little boy in accents sweet, 
 Replied, while tears each other chased,— 
"Lady! we 've not enough to eat, 
 Ah! if we had, we could not waste. 
 
"But Sister Mary 's naughty grown, 
 And will not eat whate'er I say, 
Though sure I am the bread's her own, 
 For she has tasted none to-day."  
 
"Indeed," the wan, starved Mary said, 
 "Till Henry eats, I'll eat no more, 
For yesterday I got some bread, 
 He 's had none since the day bdfore." 
 
My heart did swell, my bosom heave, 
 I felt as though deprived of speech; 
Silent I sat upon the grave, 
 And clasped the clay-cold hand of each. 
 
With looks of woe too sadly true, 
 With looks that spoke a grateful heart, 
The shivering boy then nearer drew, 
 And did his simple tale impart: 
 
"Before my father went away, 
 Enticed by bad men o'er the sea, 
Sister and I did naught but play,— 
 We lived beside yon great ash-tree. 
 
"But then poor mother did so cry, 
 And looked so changed, I cannot tell; 
She told us that she soon should die, 
 And bade us love each other well. 
 
"She said that when the war was o'er, 
 Perhaps we might our father see; 
But if we never saw him more, 
 That God our father then w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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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kissed us both, and then she died, 
 And we no more a mother have; 
Here many a day we've sat and cried 
 Together at poor mother's grave. 
 
"But when my father came not here, 
 I thought if we could find the sea, 
We should be sure to meet him there, 
 And once again might happy be. 
 
"We hand in hand went many a mile, 
 And asked our way of all we met; 
And some did sigh, and some did smile, 
 And we of some did victuals get. 
 
"But when we reach the sea and found 
 'T was one great water round us spread, 
We thought that father must be drowned, 
 And cried, and wished we both were dead. 
 
"So we returned to mother's grave, 
 And only longed with her to be; 
For Goody, when this bread she gave, 
 Said father died beyond the sea. 
 
"Then since no parent we have here, 
 We'll go and search for God around; 
Lady, pray, can you tell us where 
 That God, our Father, may be fond? 
 
"He lives in heaven, our mother said, 
 And Goody says that mother 's there; 
So, if she knows we want his aid, 
 I think perhaps she 'll send him here." 
 
I clasped the prattlers to my breast, 
 And cried, "Come, both, and live with me; 
I'll clothe you, feed you, give you rest, 
 And will a second mother be. 
 
"And God shall be your Father still, 
 'T was he in mercy sent me here, 
To teach you to obey his will, 

 Your steps to guide, your heart to cheer."  (Anonymous) 
 
 
                                                                 

   遲來的搭客            C.S. Lewis (1898-1963) 
 
雨聲急密，天空低沈而陰暗， 
挪亞的兒子們站在方舟的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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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獸都進來了，但雅弗說﹕“我見還有一種獸， 
遲來了，孤獨無偶，在那門前直叩。” 
 
含說﹕“讓它去叩門吧，任它淹死或練游泳， 
看看我們的情形吧，這裡已經是無處可容。” 
 
雅弗說﹕“它仍在叩門呢，拼命叩著焦急驚惶， 
它四蹄像獨角那樣的堅硬，卻遍體帶著異香。” 
 
含說﹕“莫作聲，你如果驚醒老爹來看 
是甚麼在門外，準會增加我們的工作負擔。” 
 
從下面的暗處，傳來挪亞的高聲大吼， 
“有活物在叩門﹗放它進來再關閉方舟。” 
 
含高喊回應，猛力戳那兩兄弟不要作聲： 
“那不過是雅弗，他在用錘敲下一支鞋釘。” 
 
挪亞說﹕“孩子們，我聽到像是馬的蹄聲。” 
含說﹕“噢，那是可怕的豪雨敲擊著屋頂。” 
 
挪亞倉皇的爬上頂層，探頭一看出去； 
他的臉轉灰青，雙膝發軟，撕自己的鬍鬚， 
 
“看，看﹗它不再等了。它離去，逃脫。 
兒子們，今夜，你們合夥，真幹了絕活﹗ 
 
“就算我能趕過它，它也不會再轉回— 
我們對它不客氣，自然贏得人家鄙視不理會。 
 
“啊，高貴的孤獸，我的兒子們真不友好， 
如此的黑夜你何處能尋得棚舍和草料﹖ 
 
“啊，那金的蹄，啊，飄洒的長鬃，翕張的鼻孔 
充滿氣憤﹗啊，那彎弓的倔強頸項，可愛的傲性﹗ 
 
“啊，要多麼長久，在人的心上留下犁溝 
要多久，它才會再度來到棚舍和槽頭？ 
 
“我們的種類要經歷漫長的黑暗彎曲路徑， 
像莖枝折斷的花，頹喪的垂頭度過人生， 
 
“含啊，全世界要以生你的那日子可詛可咒， 
為了你，竟在方舟啟航時失落那獨角瑞獸。”       
 

 
    The Late Passenger 

 
The sky was low, the sounding rain was falling dense and dark, 
And Noah's sons were standing at the window of the 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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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sts were in, but Japhet said, "I see one creature more 
Belated and unmated there come knocking at the door." 
 
"Well let him knock," said Ham, "Or let him drown or learn to swim. 
We're overcrowded as it is; we've got no room for him." 
 
"And yet it knocks, how terribly it knocks," said Shem, "Its feet 
Are hard as horn—but oh the air that comes from it is sweet." 
 
"Now hush," said Ham, "You'll waken Dad, and once he comes to see 
What's at the door, it's sure to mean more work for you and me." 
 
Noah's voice came roaring from the darkness down below, 
"Some animal is knocking. Take it in before we go." 
 
Ham shouted back, and savagely he nudged the other two,  
"That's only Japhet knocking down a brad-nail in his shoe." 
 
Said Noah, "Boys, I hear a noice that's like a horse's hoof." 
Said Ham, "Why, that's the dreadful rain that drums upon the roof." 
 
Noah tumbled up on deck and out he put his head; 
His face went gray, his knees were loosed, he tore his beard and said, 
 
"Look, look! It will not wait. It turns away. It takes its flight. 
Fine work you've made of it, my sons, between you all tonight! 
 
"Even if I could outrun it now, it would not turn again—Not now. 
Our great discourtesy has earned its high disdain. 
 
"Oh noble and unmated beast, my sons were all unkind; 
In such a night what stable and what manger will you find? 
 
"Oh golden hoofs, oh cataracts of mane, oh nostrils wide 
What indignation! Oh the neck wave-arched, the lovely pride! 
 
"Oh long shall be the furrows ploughed across the hearts of men 
Before it comes to stable and to manger once again, 
 
"And dark and crooked all the ways in which our race shall walk, 

And shriveled all their manhood like a flower with broken stalk, 

 
"And all the world, oh Ham, may curse the hour when you were born; 
Because of you the Ark must sail without the Unicorn." 

 
                --C.S. Lewis (1898-1963)  English novelist, essayist, and 

educator 
Author, The Screwtape Letters and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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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從詩中聽到的悲慘故事，是獨角瑞獸被關在挪亞方舟的門外，也許可以教導他
們愛護動物，不要使現在的動物絕種。但是，對成人也頗有可以深思的教訓：方舟代
表基督的救恩，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可惜，有些人像主耶穌所責備的文士和法利賽
人，“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也不容別人進去(太二三：13)。 但另
一種，也同樣的不負責任：在教會的圍牆裏面，自己進了天國，卻全然不關心別人，
又自私懶惰，像詩中挪亞的兒子們，任別人關在天國的門外。 

    世界上許多文學作品中，都有洪水的記載。在聖經中，方舟是預表基督。世人都
犯了罪，結局是審判和滅亡。唯一的救法，是相信進入基督裏面：“除祂以外，別無
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12) 

這首詩的主旨，是鼓勵人及時傳福音，趁著今天是拯救的日子，引人進入方舟。
最好是在孩子的時候。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l533-1592)極力主張及早教育兒童：“趁泥土還
柔軟時，現在，現在趕快在急速旋轉的輪子上，作成器皿。”這個敘事詩，正是藉說
故事，教導兒童注意傳福音。 

我們可以從挪亞的話看出，獨角瑞獸是罕見的，有其品格和個性，不是戀棧豆的
駑馬可比。駑馬只要有得吃就行；瑞獸卻是一經拒絕，掉頭就走，不會輕易再來。所
以從小養成尊重別人，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盧益思說過：我們在世上所遇到的，沒有普通的人；不是要在永世裏得榮
耀，榮美無比，就是要在地獄裏，永遠受羞辱，可厭之極。這正是但以理書的話 (但
一二：2)。如果我們看到這麼重要，就該努力得人，不要因外貌而失人。 

    知道傳福音的重要，我們該對為何傳福音沒有疑問。從這裏，進一步想到如何傳
的問題。從盧益思的實在例子，可以知道，文學作品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工具。所以，
不要把基督教文學，當作是少數人的興趣，是冷門藝術；而該認識是每個信徒可以作
的事，當作的事。 

    可惜，相當多的人，拒絕踏進禮拜堂，對聽講章不表示興趣；但他們不拒絕讀好
的文學作品。而且報章刊物，會幫助我們刊載，傳播；教育機構會在教科書中採用，
幫助我們推廣；社區會傳誦；不用說，教會和家庭中，都該時常提倡談論。這樣，基
督教文學就有前途，可以使人得救恩，也可進一步而改變文化。 

    我們該多讀聖經，多注意讀基督教文學，而寫作基督教文學，寫出基督教文學的
傑作。 

 
 

 

      人之欲                John Quincy Adams  
 
“人在世上所需要的本來微少， 
而且那微少的也不久長。” 
但在我的經驗不盡如此﹔ 
雖然歌曲唱的是那樣。 
說起來我的需要頗多， 
數下去哪怕沒有百般﹔ 
雖則每個願望都是鉅金， 
我仍然希望多多益善。 
 
首先我要日用的飲食 — 
野味之外 -- 還要有酒 
當用膳時在我的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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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列著世間各地所有珍饈。 
僅四道菜肴自然還不夠 
略為滿足我的食欲﹔ 
要有四名特選的法國名廚， 
調製我的餐式適口悅目。 
 
我還要，用王公的高價， 
打扮得衣飾入時鮮麗豪華﹕ 
黑貂輕裘禦寒冬的霜雪， 
炎夏時則用絲羅綢紗， 
克什米肩帔和布魯塞爾花邊 
從胸前直到外面裝飾 -- 
手上戴光耀的金鋼鑽， 
頸項挂的是紅寶石。 
 
我還要 (誰不想要﹖) 一個妻子 
多情而又美麗﹔ 
能夠安慰生活中一切的憂患， 
也分享所有的歡喜。 
她的脾氣柔和，又能順從， 
情緒穩定而且恬靜 —  
接納我一切缺欠，依然愛我， 
嫺雅而有不變的深情。 
 
隨著時間的車不停的駛過， 
我的財富積聚增加滿倉盈屋， 
我要多生男而且養女， 
至少要八個或十全十足。 
我要 (喲﹗世人竟然敢 
祈求如此的福分圓滿﹖) 
女子子個個是貞潔的美娟， 
丈夫子都是智勇雙全。 
 
我要有熱誠而忠實的朋友， 
在逆境中能給我歡愉快慰﹔ 
他們永不會奉迎諂諛， 
他們的膝也不會屈服於權威 — 
犯了錯誤時有朋友能諫諍責備， 
在靈魂的深處我可以看得見﹔ 
我的友情也經得試驗， 
顯明對他人也同樣的貞堅。 
 
我要有權力和高位的印記， 
發號施令的徽旗﹔ 
受命於人民無私的恩典 
統治我祖國的土地﹔ 
我不要皇冠也不求權杖 
只要出於全國共同的意志， 
或晝，或夜，致力於大業 
務求使國家的福杯滿溢。 
 
我要真誠的稱讚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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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在我的身後， 
將來的日子會想念 
這全人類的朋友， 
許多世代之後，繼起的人， 
他們要宣告歡騰 
同聲歌唱響徹天庭 
稱頌我的榮名。 
 
這些都是必死之人的欲望 -- 
我不能欲望其存得久長， 
因為人生不過是窄如手掌， 
屬地的福樂 -- 只是歌曲。 
我末了的大欲 -- 結語﹕ 
當我歸於泥土， 
最後被呼喚見主， 
我神的憐恤。 

 
崑瑞亞當斯 (John Quincy Adams, 1767-1848)美國第六任總統(1825-1829)。 
其父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為美國第二任總統(1797-1801)。 
崑瑞亞當斯卸任後，為國會眾議員(1831-1848)。有人問他，以曾任總統之尊，       
而屈為議員，是否降格？他說：服務國家，無論任何職務，都不是卑下的。 
這首“人之欲”諷世詩，仿佛是現代的傳道書，指出一切都是不足輕重的，真 
正的需要是神的憐憫。 

 
 
 
 

       The Wants of Man 
      
"Man wants but little here below, 
Nor wants that little long." 
'T is not with me exactly so; 
But 't is so in the song. 
My wants are many and, if told, 
Would muster many a score; 
And were each wish a mint of gold, 
I still should long for more.  
 
What first I want is daily bread — 
And canvas-backs — and wine — 
And all the realms of nature spread 
Before me, when I dine. 
Four courses scarely can provide 
My appetite to quell; 
With four choice cooks from France beside, 
To dress my dinner well. 
 
What next I want, at princely cost, 
Is elegant attire: 
Black sable furs for winter's frost, 
And silks for summer's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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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shmere shawls, and Brussels lace 
My bosom's front to deck, — 
And diamond rings my hands to grace, 
And rubies for my neck. 
 
I want (who does not want?) a wife, — 
Affectionate and fair; 
To solace all the woes of life, 
And all its joys to share. 
Of temper sweet, of yielding will, 
Of firm, yet placid mind, — 
With all my faults to love me still 
With sentiment refined. 
 
And as Time's car incessant runs, 
And Fortune fills my store, 
I want of daughters and of sons 
From eight to half a score. 
I want (alas! can mortal dare 
Such bliss on earth to crave?) 
That all the girls be chaste and fair, — 
The boys all wise and brave. 
 
I want a warm and faithful friend, 
To cheer the adverse hour; 
Who ne'er to flatter will descend, 
Nor bend the knee to power— 
A friend to chide me when I'm wrong, 
My inmost soul to see; 
And that my friendship prove as strong 
For him as his for me. 
 
I want the seals of power and place, 
The ensigns of command; 
Charged by the People's unbought grace 
To rule my native land 
Nor crown nor scepter would I ask 
But from my country's will, 
By day, by night, to ply the task 
Her cup of bliss to fill. 
 
I want the voice of honest praise 
To follow me behind, 
And to be thought in future days 
The friend of human kind,  
That after ages, as they rise, 
Exulting may proclaim 
In choral union to the skies 
Their blessings on my name. 
 
These are the Wants of mortal Man — 
I cannot want them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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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life itself is but a span, 

And earthly bliss—a song. 

My last great Want — absorbing all — 

Is, when beneath the sod, 

And summoned to my final call, 

The Mercy of My God. 

 

                    John Quincy Adams (1767-1848)  

                       Six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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